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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ésirée’s Baby is one of Kate Chopin’s famous short stories. It is remarkable for rich themes and 
regard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short stories in the world. Critics tend to take Diseree’s Baby as a 
progressive work against racial and patriarchal oppression. Shen Dan reveals that the story sub-
verts the racial politics in the surface text after a thorough analysis between the implied author 
and the subtex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dea of race,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selective omniscient perspective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The omniscient narrator mainly focuses 
on white people’s psychology and covers their disadvantages on purpose, while roughly depicts 
black people, which leads to a racial separation and reveals the implied racial attitude of th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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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西蕾的婴孩》是美国作家凯特·肖邦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主题丰富，被誉为“世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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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学界普遍将其解读为反奴隶制和父权制的作品，我国叙事学家申丹通过分析隐

含作者与潜藏文本的关系指出小说颠覆了表层的种族政治。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选择性全知视角的艺术

运用和文本细读，发现叙述者通过把“内省”的范围局限于白人、省略或隐藏对白人不利的信息，且对

黑人进行“外察”，形成了善良白人与邪恶黑人的种族对立，暗含了隐含作者褒白贬黑的种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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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西方现代小说理论诞生以来，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就一直是叙事研究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这种叙

述时观察故事的不同角度就构成了视角，不同的叙述视角有着不同的功能，可以传递主题意义，也可以

反映叙述者的情感与立场。正如我国叙事学家申丹所说，很多现当代小说家都注意对视角的操控，通过

采用特定视角或转换不同视角模式来取得各种效果。全知视角也称为上帝视角，叙述者既说又看，可以

从任何角度来观察事件，可以透视任何人物的内心活动，也可以偶尔借用人物的内视角或佯装旁观者[1]。
当全知叙述者“选择”仅仅透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对其他人物只是“外察”，所谓“限知”，是叙述

者选择性地限制自己的“内省”范围，这种模式可称为“选择性全知”[2]。小说《德西蕾的婴孩》中选

择性全知视角的使用，在塑造人物形象以及揭示作品题旨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德西蕾的婴孩》是凯特·肖邦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讲述了德西蕾的悲剧。年幼被弃，德西

蕾由白人养父母抚养长大，成人后出落得美丽大方。在获得了家族显赫的“白人”种植园主阿尔芒·奥

比尼的爱情并与其结婚生子后不久发现儿子具有黑白混血的肤色特征。黛西蕾辩解自己的白人身份未果，

母子俩遭到阿尔芒的无情抛弃，痛苦至极的黛西蕾抱着儿子离开。阿尔芒火烧妻儿遗物前意外找到了母

亲生前写给父亲的信，发现自己才是黑人母亲的后代。 
该小说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大部分学者将它视为反男权压迫和种族压迫的进步作品，莫

泊桑式的结局更是强有力地讽刺了种族主义。有的批评家从女性主义入手分析黛西蕾女性意识的觉醒，

还有学者从心理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阿尔芒所代表的人性的阴暗面等，却鲜有学者关注肖邦作品中的黑人

书写。笔者认为，通过使用选择性全知叙事，叙述者重“白”轻“黑”，把“内省”的范围局限于白人，

省略或隐藏对白人不利的信息，而对黑人进行有目的地“外察”，忽略其心理，塑造了善良白人与邪恶

黑人的对立形象。不仅如此，选择性全知叙述者在情节设定上颇有技巧，莫泊桑式的结局极大地讽刺了

小说中的黑人极端种族主义者，暗含了隐含作者褒白贬黑的种族观。可喜的是，我国叙事学家申丹在研

究《德西蕾的婴孩》时，通过分析隐含作者、叙事结构和潜藏文本揭示出该作品隐含作者的保守的种族

立场。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文本细读，聚焦小说的选择性全知视角的艺术运用，探讨其如何引导读者

的情感立场和价值判断并表现了小说隐含的褒白贬黑的种族观。 

2. 善良白人 

选择性全知视角为了调控情节，在透视人物的内心时一般是有重点、有选择的，为了突出叙述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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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者常常仅集中揭示某些主要人物或正面人物的内心世界，甚至有选择地隐藏人物的某些心理。当某

个人物的内心活动展示得越多，读者与此人物之间的距离就有可能会越短，反之则有可能会越宽[3]。如

此一来，读者便会对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产生不同的情感判断。 
在《德西蕾的婴孩》中，叙述者选择了集中描写白人瓦尔蒙德夫妇和德西蕾，对黑人女仆赞德琳、

拉布朗什的混血儿子以及男主人公阿尔芒仅仅“外察”，有效地调节了故事的叙事距离。小说前半部分

全部是关于瓦尔蒙德夫妇——慈爱的父母形象——的刻画。“可不是吗，好像就是昨天，德西蕾自己差

不多还是个小孩子”[4]。全知叙述者放弃自己的感知，短暂地借用了瓦尔蒙德太太的视角，读者毫无征

兆地进入到人物的内心，读到了瓦尔蒙德太太的温柔与慈爱。刚发现弃婴德西蕾时，面对种种关于其不

明身世的猜测，全知叙事者写道，“瓦尔蒙德太太抛开了各种猜测，她唯独相信，是仁慈的上帝见她没

有亲生骨肉，便把德西蕾送来做她的孩子，享受她的爱怜”[4]。在种族歧视严重的社会环境下，善良的

白人瓦尔德蒙夫妇还是选择忽视德西蕾不明的身世而给予她关爱与温暖的家，并且按照白人的标准，把

德西蕾培养成了人见人爱的偶像。当美丽动人的德西蕾得到了阿尔芒的爱情时，瓦尔德蒙先生又很理智

地提醒了年轻的阿尔芒，“要把所有事情都考虑得周全一些，因为这个姑娘的身世并不清楚”[4]。种族

主义的盛行，纯正的白人血统成为白人社会家庭组建的重要前提，甚至开明的老主人都只能在异国他乡

秘密地迎娶黑人妻子，如此看来，瓦尔德蒙先生的“实际”实际上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善意的提醒也

是一种保护。不仅如此，当得知养女德西蕾被弃，阿尔蒙德夫妇丝毫没有歧视可能是黑人的德西蕾，甚

至张开双臂迎接德西蕾母子。更有甚者，在叙述者的口中，小说中从未露面的拉贝种植园的白人老主人，

也被刻画成了一个开明且仁慈的管理者形象。 
在瓦尔德蒙太太来到拉贝种植园后，看到“这房子的屋顶坡面陡峭，黑得像个蒙头大斗篷，一直伸

到宽大的走廊外面。黄泥灰粉刷的房子被走廊环绕着，旁边生长着几棵硕大的深黑色橡树，枝叶繁茂，

向外延展，树荫就像一片棺材布罩，盖在房子的上方”[4]。“黑”、“深黑色”、“棺材”等词，使得

整座庄园蒙上了可怖的阴影。在肖邦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以环境的刻画来突出人物形象。眼前凄凉、

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与小说开头“天气晴和舒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为下文出现的黑白形象对比作了

铺垫。从下文可以得知，庄园的老主人是一位白人奴隶主，娶了黑人女子为妻，但这个女主人却从未回

到庄园照顾丈夫、孩子以及整个家庭。白人老主人仁慈而宽容的管理给黑人奴隶带来了安逸的生活。当

老主人去世后，阿尔芒接管了庄园。“年轻的奥比尼有严格的规章，在他的管束下，他的黑人都忘了怎

么去找乐”[4]。黑人之间彼此歧视、互相伤害，整个庄园如同棺材一般死气沉沉。通过对比，叙述者的

言外之意是，白人擅长管理，而黑人本质低劣，并没有能力成为优秀的管理者。隐含作者虚构了一幅白

人统治下充满爱的世界，小说中的白人形象都是善良慈爱的、毫无种族歧视的，作为社会的上层阶级，

白人非但不歧视社会地位低下的黑人，反而爱上黑人妇女，这种美好的形象在读者的阅读心理中显得格

外突出。 
作为小说最主要的正面人物，叙述者在小说中对白人女子德西蕾的描写更是信手拈来。首先是“外

察”，“出落得美丽优雅，而且温柔贤淑，待人诚恳，成了瓦尔蒙德这个地方的偶像”[4]，在叙述者口

中，德西蕾就是美与爱的化身。其次，为了突出重点，叙述者只是对德西蕾的过去以及故事的背景进行

了简要概述，而选择用更多的笔墨来刻画婚后德西蕾的心理活动，也就是“内察”，请看以下引文： 
她把瓦尔蒙德太太的头往下拉，贴近自己，低声补充道，“自从孩子出生，他就不处罚他们了，一

个都不。就连内格里翁假装烧伤了腿，这样可以歇着不出工，他也只是笑笑，说内格里翁是个十足的无

赖”[5]。 
他跟她说话时，眼睛却看着别处，眼里原来那种爱的光芒，似乎已经消散了。他常常离家外出；就

是在家，也不跟她打照面，不见孩子，也没什么借口。而且，他对待奴隶又变得凶狠起来，好像他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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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突然落到了撒旦的手里。德西蕾悲苦难当，生不如死[5]。 
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叙述者关于德西蕾的刻画总是会刻意提及她对待黑人的态度。刚刚产子的德

西蕾生活美满幸福，除了一心一意照顾儿子与丈夫，德西蕾对待黑人的态度更是充满着爱与关怀，丝毫

没有白人至上的优越心理。善良美丽的德西蕾全心全意地爱着阿尔芒，也爱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庄

园的奴隶。德西蕾因自己能够改变丈夫使得黑人得到善待更是觉得幸福无比。在潜藏文本中，隐含作者

很可能在暗示优越的白色人种的感化力：与温柔慈爱的白人女子接近就能变好，与之疏远则反之[1]。因

为受到了白人女子德西蕾的影响，阿尔芒对待黑人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德西蕾被误认为带有黑

人血统后，白人的感化力不再存在，阿尔芒恢复了原先的性情，仿佛是魔鬼撒旦，变得冷漠无情，对待

奴隶又变得凶狠起来。寥寥几笔，揭露出真正带有种族歧视的并不是白人，而是黑人自己。阿尔芒极端

的种族观也说明了，脱离了善良白人的影响，黑人就会恢复邪恶的本性。隐含作者批判了罪恶的奴隶制

与黑人的种族劣根性，却并没有谴责奴隶制度的创造者——白人社会。相反，叙述者极力维护白人的美

好形象，维护白人统治的绝对权威。小说中的白人德西蕾有着一颗博爱之心，丝毫没有种族歧视的思想，

甚至在被阿尔芒怀疑时，德西蕾也只是努力想证明自己的白人身份以此挽回丈夫的心，并不在乎丈夫是

不是真正的白人。通过透视德西蕾的内心，缩短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让读者能够近距离地、更加深切

地感受到丈夫的变化给德西蕾内心带来的痛苦，加深了读者对德西蕾的同情，同时也加重了读者对极端

种族主义者阿尔芒的憎恶，白人受害者的形象呼之欲出。 
叙述者采用选择性全知视角，有选择地透视故事中的人物，对出现的白人同时给予“外察”与“内

省”，褒扬白人善良、仁慈、负责的品质，给读者呈现出积极、正面的白人形象。 

3. 邪恶黑人 

小说中对黑人的描写，叙述者反而惜墨如金。仅有的几处描写都属于外察，包括对黑人女仆赞德琳

行为的描写、对拉布朗什混血儿子以及对男主人公阿尔芒的描写。“这女人裹着头巾，庄重地点了点头” 
[4]，“庄重”一词的使用表明了赞德琳优等的心理。很显然，读者无法了解到赞德琳的内心，但从叙述

者描写她的言行中可以猜测赞德琳已经发现了德西蕾的孩子是混血儿这一事实，但对待自己的同胞，赞

德琳没有丝毫的平等与关爱之心，反而有一种优越感。对比女主人德西蕾的博爱，我们无法理解赞德琳

的作为所为，而叙述者也并没有从女仆的角度提供给读者任何合乎情理的解释。叙述者选择对黑人女仆

仅仅“外察”，对她的心理视而不见，这种刻意的引导加大了读者与人物在情感上的距离。叙述者似乎

想要淡化读者对于黑人曾经遭受灾难的记忆，更加强调人物此刻的傲慢行为乃本性使然，如此一来，读

者并不会对黑人女仆产生同情。同理，在描写拉布朗什的男孩时，“拉布朗什的好几个混血小男孩当中

的一个，也是半身没有穿衣”[4]，“光着脚丫踩在锃亮的地板上，顺从地溜了出去”[4]，半身赤裸、光

着脚丫，如同野蛮人，黑人小孩尚且如此，叙述者塑造出了带有奴性、野蛮的黑人形象。作为小说的男

主人公阿尔芒，相比全篇随处可见叙述者对德西蕾的描写，他的描写却仅有三处。第一处在小说的前半

部分，当讲述阿尔芒的爱情时，叙述者避开种种形容爱情美好甜蜜的话，反而选择使用“雪崩”、“烈

火”等具有毁灭意义的词。第二处是当发现儿子是混血特征后，面对绝望的德西蕾，阿尔芒却“神情冷

漠”、“口气冷酷”、“满眼冷漠”，阿尔芒的爱情瞬间消失，不顾夫妻之情的阿尔芒甚至讽刺妻子，

“白得跟拉布朗什的手一样”[4]。小说中阿尔芒的极端种族观已经内化于心、外化于体貌。在阿尔芒看

来，只有完全的白人血统与白人特征是神圣的，混血人的白皮肤同罪恶的黑皮肤一样都是低人一等的。

德西蕾的白皮肤此刻正如同黑人拉布朗什夫人的白皮肤一般劣等，混血儿子的体貌特征也是众人判断其

黑人血统的缘由。阿尔芒的爱情与亲情仅仅建立在白人血统与体貌之上，与爱无关。讽刺的是，在小说

结尾，阿尔芒知晓自己才是真正的黑人后代后，选择烧掉了所有证据，而虚假的白人外貌倒成了他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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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瞒身份的有力证据，因此产生了一种戏剧性反讽的效果。隐含作者看似批判了奴隶制度，更像是批判

黑人毫无人性的品质。最后一处，也是小说中唯一的一处心理描写更像是阿尔芒的自我辩白。“他觉得

全能的上帝待他真是很残忍，很不公正；他似乎还感到，自己这样刺伤妻子的心灵，不过是在用同样的

方式来回敬上帝。更何况，他也不再爱她了，因为她无意识地损害了他的家族，也损害了他的名誉”[4]。
阿尔芒将驱逐妻儿看作是报复上帝的举动，将爱情视为维护家族和自己名誉的需要，当不再需要时便可

以舍弃。看似理由充分，读者读来却是荒唐可笑，阿尔芒的虚伪、毫无人性无疑将黑人形象推向了善良

白人形象的对立面。 
相比刻画白人，叙述者刻意减少笔墨来刻画黑人，用“外察”来代替“内省”，向读者展现那些显

示其恶劣品行的行为举止，与黑人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减少了读者对黑人的同情，最终塑造了麻木不

仁、不通人性的黑人类型，形成了白与黑、善与恶的对立，批判了黑人的种族劣根性。 

4. 莫泊桑式结局 

除了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来影响读者的情感判断，叙述者还会根据行文的需要，有选择地隐藏

情节或人物的相关信息，打破了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和线性的叙事结构，从而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小

说一开始，叙述者便交待了德西蕾的坎坷身世，一方面，为后文身世之谜埋下伏笔；另一方面，在了解

了德西蕾被弃的来历后，自然而然拉近了读者与德西蕾的距离，主导了读者的情感立场。 
“德西蕾没有换下那身洁白的薄裙，脚上还穿着原来的拖鞋。她的头发没有任何遮挡，阳光洒在她

那交错的棕色发丝上，泛出金色的光泽。她没有选取那条人们常走的大路，这条路通往远处的瓦尔蒙德

种植园。她穿着精致的拖鞋，走过一片荒芜的田野，庄稼的残梗划伤了她那娇嫩的双脚，把她身上的薄

裙撕扯成了碎布条。长沼湖水很深，波澜不惊，岸边生长着茂密的芦苇和柳树。德西蕾走进里面不见了，

再也没有回来”[5]。 
当德西蕾母子被驱赶而走向死亡时，叙述者在以上引文中采用“洁白”、“金色的光泽”等词来刻

画德西蕾，“残梗”正如丈夫持有的种族偏见，“划伤了她娇嫩的双脚”，“撕扯”她的薄裙。然而，

全知叙述者却并没有刻画出此刻德西蕾的内心活动。怀抱儿子走向死亡的德西蕾，究竟在想些什么？是

怨恨还是绝望？叙述者故意留下了一段空白，供读者思考、品味。细细探究，此处的省略也是别具匠心

的。从前文可以看出，德西蕾符合传统对女性对妻子的所有审美要求，她“美丽优雅”、“温柔贤淑”、

“待人诚恳”，全心全意爱着丈夫和孩子，“因为她难以自拔地爱着他，只要他眉头一皱，她就会惶恐

哆嗦，可她还是爱他。只要他微微一笑，她就不再奢求上帝赐给她更大的幸福”[4]。在父权社会中，女

人的责任就是做乖巧的女儿或家中的“天使”妻子，照顾家庭始终是女人的第一要务。肖邦笔下的德西

蕾正是如此，作为一个善良顾家的传统女人，德西蕾成功地博得了当时很多读者的喜爱。然而，善良的

德西蕾，从小被弃，成人后又一次被抛弃，而造成这场悲剧的正是德西蕾的丈夫——真正的黑人后代阿

尔芒。叙述者在结尾刻意忽略德西蕾的内心，对她的心理活动闭口不提，呈现出如待宰的羔羊一样无辜

的德西蕾的形象，无疑加深了读者对受害者德西蕾的同情。 
而在故事的结尾，叙述者才交待阿尔芒的身世。当阿尔芒发现，“他的深爱着他的母亲，却属于那

个深为奴隶的烙印所苦的种族”[4]，故事戛然而止。反讽意味十足，故事也因此达到了高潮。故事开头

对阿尔芒身世的刻意隐藏，正是为了达到这一震撼的结局效果。纵观全文，叙述者塑造了一个个善良、

有爱的白人形象，对黑人的刻画，无论是身世来历还是心理活动，叙述者却都选择性地隐藏了。当悲剧

发生时，读者才恍然大悟。真相的揭示极大地讽刺了黑人的种族主义观念是何等地害人害己，不仅使得

黑人自己变得扭曲、毫无人性，白人也因此受到其牵连、毒害。叙述者的选择性叙述，引导读者认可其

褒白贬黑的种族立场，同情受害的白人，谴责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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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通过采用选择性全知视角，叙述者虚构了一种白与黑的善恶对立，体现了隐含作者褒白贬黑的种族

观。根据研究肖邦的专家佩尔·赛耶斯特德提供的《凯特·肖邦评传》(1980)和艾米莉·托斯出版的《揭

开凯特·肖邦的面纱》(1999)，联系真实语境中的作者肖邦的经历将会很好地帮助读者理解这部作品中隐

含的种族观。从 1851 年肖邦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富商家庭到南北战争爆发，家庭和闺中好友的家庭都

站在南方奴隶制一边[6]，拥护奴隶制，肖邦时刻受到奴隶制的影响。与肖邦感情甚笃的兄弟参加了捍卫

奴隶制的南部联盟的部队，肖邦自己冒着坐牢的危险，将北方人系在她家门口的联邦旗帜扯了下来[6]，
还和女伴一起去监狱给南方俘虏送花。后来，肖邦嫁给了同样是奴隶主的丈夫，甚至在丈夫死后，肖邦

自己也当过一段时间农场主等等，都毫无例外地表明了肖邦本人是认可奴隶制的，当然也认可白人优越

的观念。尽管隐含作者并不等于真实的作者，但在隐含作者肖邦的笔下，通过采用选择性全知视角，读

者看到了善良、慈爱的瓦尔蒙德夫妇、对黑奴慈爱有加的白人妇女黛西蕾、善于管理庄园且宽容地对待

奴隶的白人老主人等正面的白人形象，却看到了傲慢的黑人女仆赞德琳、野蛮的黑人混血儿以及毫无人

性的黑人后代阿尔芒等负面的黑人形象。黑白的强烈对比加上莫泊桑式的结尾，猛烈地抨击了黑人的种

族主义，使得读者对无辜受害的白人寄予深深的同情，也揭示了隐含作者褒白贬黑的种族观。如此一来，

这种褒白贬黑的种族观使得小说《德西蕾的婴孩》实际上成为了拥护奴隶制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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